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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邮月塘社区，有一个
人称“三太平”的地方，即太平
桥、太平庵、太平巷。

解放前，这个称之为“三太
平”的地方，一年四季，没有一日
闲静。在那兵荒马乱、苦难当头的旧社会，老百姓
都期望过上平安太平的日子，他们把希望寄托在
这三个吉祥的地方上：谁家娶亲嫁女，都要路过

“三太平”，以盼今后的日子，幸福美满，一生平安；
谁家有人亡故，出殡后也要路过一下“三太平”，心
中期盼着从此家庭日日平安，年年幸福。

我在新巷口小学读书时，每日都要途经太
平桥，不过，那时的太平桥早已塌陷，不留意还
看不出桥的踪迹。曾经从西向东的一条河流
和多座桥梁，现已被建成平坦的水泥大道，名
为新建路，太平桥桥位早已被城北医院住院部
大楼压在地下。太平桥早已既无名又无实了。

“三太平”之太平庵，过去还是小有
名气的。这个庵内尼姑不多，只有七八
个人。当家的叫能云，一般人不叫她名
字，都叫她大师父，也有人尊称她“太
爷”。其余五六个尼姑都在二三十岁，
她们叫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些尼

姑平时除了跟着师父学经文，
还要读书识字。每逢初一、十
五，她们都要到庵子周边二三
里范围以内信佛人家念经，收
取的报酬不多，但够维持全庵

吃喝花用的开支了。
太平庵的尼姑和当地群众关系较和睦。

她们把冬天下的雪收集起来，放在一个洁净的
容器里密封好，待第二年夏天供那些久热不退
的孩子饮用。据说喝了她们储存的雪水，一两
天就退热了。太平庵施舍的雪水，从不收钱，
就是为了修个积德行善的好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小的太平庵也不太平
了：庵中的佛像都被“小将”砸得精光，所有的
尼姑都被逼迫还俗。

太平巷北起新建路，南至三元桥，巷道全
长约一百米。解放前巷内住有洪姓、曹姓、张
姓几个大户。解放后，这几家的住房均被改
造，产权属国家所有，留下一小部分供其居住，
其余部分分给了无房居民。现在太平巷虽有
二十多户居民，但白天各家各户不是上班就是
从事个体买卖，很少有人闲居家中，整条巷子
倒也平静。

话说“三太平”
□ 丁长林

睁开眼睛，打开手机，朋友圈被刷
满了冬至的状态。光顾着期待浪漫圣
诞节的我都忘了相近的时间里还有冬
至这个传统节气。

像是找到了起床的动力一般，我
胡乱洗漱一番，套上外套便往家门外走，却在门
口被烧纸祭祖的母亲叫住：“去哪啊？”我望着明
晃晃的火光发呆。小时候看着大人烧纸，偶尔
也磕几个头，但那时脑海里只有个模糊的概念，
知道纸钱是烧给祖先的，让祖先保佑我们健康
平安，可现在，火光里闪现的不再是那些个简单
的念头，却有了具体的思念，祖先也不再是个遥
远的符号，而变成了陪伴过我的亲切脸庞，耳边似
乎又响起了外公外婆温和的笑声。望着渐渐模
糊的火光，我喃喃说道：“我要吃汤圆。”母亲拨弄
着铁盆里的纸钱：“哪有白天吃汤圆的，到了晚上
给你下饺子。”见母亲要给我吃饺子，我连忙回过
神来反驳：“我就要吃汤圆，过节应景，而且我是南
方人。”听到动静的父亲从屋内走出来：“我现在到
超市带你买，你吃什么馅的？大汤圆还是小汤
圆？我还是买个中等个头的吧！”靠着火说了这会
话，身子也暖和了些，我手一挥：“我自己去买。”说
罢小跑出了巷口。说是过节应景，说是南方人，其
实是馋了，想到咬一口汤圆，甜甜的芝麻从软糯的
白皮子流出，便不禁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拎着超市冰箱里拿出来的芝麻汤圆走回
家，纸钱已烧完了，剩下发黑的盆子掺着一些纸
灰放在大门口。唉，我不免又有些伤感，烧纸祭
祖可能是我们连接和故去亲人感情、寄托思念
的唯一方式了吧。不过还好，我还有外婆留下
的橘子树每年都在。我走到树旁，摘下一枚橘
子，吃了起来，大声说道：“爸，你树上的橘子要
被我吃完了。”父亲一直不准他人摘橘，满树的
橘子说要观赏，摘完了橘，树就少了橙色的点
缀，只剩下一片绿色好不寂寞。父亲偶尔小心
翼翼挑选一个不影响整体景观的、树丛角落的
橘子给客人吃，那也是给来客极高的待遇了。

可偏偏遇上我三天两头摘
橘子，我和母亲还不断给他
洗脑：橘子长出来就是给人
吃的，挂在树上久了枯了，
反而难看。没人吃橘子，橘

子好不寂寞。时间长了，父亲看我摘橘子，也会
来帮我挑选哪个更甜更大了。

此刻，我惬意地吃着橘子，看着父亲在伺弄
他的花花草草。不知是我吃橘子刺激到他，还
是怎的，他突然严肃地说道：“你要写写文章，你
多久不写东西了？”我一脸愕然，这是怎么了，这
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不写东西了呀！只见父
亲拿着不知哪来的我们东部机场集团的报纸：

“看，这是你们的空港报刊，你应该写点东西发
表发表。”“这东西我哪会写，简直摧残我自由的
灵魂。”父亲气得丢下手里的报纸，走向我，似乎
要与我长篇大论一番。我见情形不对，连忙改
换营地来到厨房，“妈妈，我把汤圆买回来了。”
装作一副乖巧的模样。这些年在家生存我总结
了一个定律，就是：同一天内爸爸妈妈只能得罪
一个。果然看见我和母亲相亲相爱的样子，父
亲没有追着我进厨房。

午饭，没有吃到我的汤圆，母亲说要留到晚上
再吃。入冬以来，体重飙升，却仍抵御不了外头的
寒冷，也不知身上脂肪有没有尽职发挥它御寒的作
用。虽然怕冷，雪还是要下的，下雪还是要欢喜的，
毕竟自己是大雪天出生的，没点浪漫的情怀活在这
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韩国有初雪炸鸡啤酒，美国
有圣诞雪橇麋鹿，我们中国也有冬至饺子汤圆。哈
哈，顺便学习一下24节气，不负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

与国外娱乐至上而产生的万圣节、圣诞节
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包含着沉重的感情，
但所有节日最终都以一大家子一起吃个热乎饭
为圆满。这大概便是我们中国人对团圆的执
着，对家的依恋。

这可能便是中国人的浪漫吧。

等雪的时节
□ 陈思

我才咿呀学语的时候，
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吃过树皮，咽过草根。后来
树皮草根都难找，就吃糠烧
饼、观音土，瘦得皮包骨头。
困难时期，我虽然没有饿死，但“幼笋”营养不
良。后来老是面黄肌瘦，吃东西没有胃口。

一天晚上，母亲从工地上回来，给我带
了一大块又香又脆的锅巴。她笑嘻嘻地对
我说：“小来，这锅巴是工地炊事员炕的。炊
事员说锅巴健胃，你吃点。等你胃口好了，吃
得多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那晚母亲为我
煮了一大碗糖水锅巴，我吃得香喷喷的。打
那时起母亲对锅巴“情有独钟”。工期结束
后，她特地拜炊事员老李为师，学习炕锅巴的
技巧。

母亲每一次炕出来的锅巴，大小、厚薄、
颜色、口感……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
连老李师傅尝了都赞不绝口。 有一次，母亲

忙，就招呼我烧饭锅，结果我
多烧了一个草把子，饭锅炕
出焦味。母亲快步赶过来，
一边帮我用草灰盖住锅膛里
的火，一边对我说：“炕锅巴

除了煮饭时水要放得适中之外，更重要的是
烧饭锅时，要注意火候。这样才能形成厚薄
均匀的锅巴。饭盛完后，要小心铲光锅巴上
的剩饭。剩饭铲完了，再用火钳挑个火把子
绕锅底烧一圈，火候恰到好处，轻轻一铲，锅
巴就离锅了。”母亲有时还顺着锅边滴些油下
去，那炕出的锅巴吃起来脆刮刮的，又酥又
香，就是打两个嘴巴子也舍不得放手。

母亲的“锅巴菜”也拿手，糖醋锅巴酸甜
可口、浇头锅巴色香俱全，还有锅巴茶、锅巴
羹……

锅巴是否有健胃的功能，我没有查到科
学的依据，但自从吃了她炕的锅巴之后，我的
饭量“一路飙升”，身子骨也棒棒的了。

母亲的炕锅巴
□ 胡兴来

海顿是十八世纪奥地利伟
大的作曲家，被称为“交响乐之
父”和“弦乐四重奏之父”。海
顿的音乐热情、典雅，富有幽默
感。他用音乐歌颂生活，歌颂
大自然。

夜听海顿《弦乐小夜曲》弦乐四重奏，心
灵漫无目标地穿越幽谷小径，弦乐闪烁着温
柔的快乐，在魂牵梦绕的追忆中越发轻松愉
快，放慢脚步一路走进云端仙境，在月光的
抚爱下，心灵的深谷激起万般柔情，美少女

明亮的发丝轻轻扬起，夜色穿透
春意的光线。这是温柔的海顿
按捺不住激动吟咏出的天籁诗
篇，活泼热忱，淋漓尽致地重复
着单纯的故事旋律，妙不可言。

一遍又一遍地夜听海顿，眼睛禁不住湿润。
很多经典音乐最宜夜听，让自己在心曲

的迷宫里频频感受大自然柔和迷人的夜色，
清芬的气息，带着孩童般的真挚，看着流星
在天边坠落，甚至向远方投入更美的视线，
满足心之所往，等待夜间幸福的来客。

夜听海顿
□ 陈仁存

高邮城乡以太平命名的村庄、街道较多，如
人们熟知的市区城南有太平庄、高邮经济开发
区有太平庄（俗称“南太平”“北太平”），界首镇
还有太平街等，而以太平命名的巷子，唯有城区
北门外的太平巷，且有“南有百岁巷、北有太平
巷”一说，均有平安吉祥之意，是一个十分热闹
的巷子。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多年的风雨洗礼，
尤其是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太平巷的原貌
几乎荡然无存，加之“文革”期间又易名为和平
巷（“文革”后又复名），因此昔日的太平巷已逐
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年轻人更是知之甚少。然
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当年的太平巷却记忆
犹新，难以忘怀。

如今的太平巷位于市城北医院的南面，是
一条宽二米多、长一百多米南北走向的巷子：南
至东台巷的路北，与南面三元桥巷贯通，东与珠
湖南路、西与斗鸡场巷平行。巷内部分未翻建
的房屋为平房四合院，前庭后院。

建国前后，乃至“文革”前，太平巷是颇有盛
名的，并以“三太平”著称，即：太平巷、太平庵、
太平桥。相传早在清代，东台巷内的铜井巷李
姓家有一女，因信命出家，为遂其愿，李家出资，
在巷内北首专门为其兴建了庵堂，名为太平庵，
又称李氏家庵。庵子大门坐西朝东，占地面积
近两千平米。庵内为大四合院，正殿坐北朝南，
正殿和对面及西侧均供奉着不同觉位的菩萨。
正殿、经房和尼僧房舍约占整个面积的二分之
一，其余为庵堂的菜园，尼僧吃菜基本自供自
给。庵内共有尼僧约十人，原主持人称“大老
祖”，“文革”前最后一位主持师太法号果定。与
太平庵紧邻即在巷内东南侧还有一座坐北朝南
的莲慈庵，占地约一亩，原主持师太法号玄庆。
太平巷究竟是由庵得名，还是太平庵由巷得
名？如今实难考证。太平巷内由于北首有太平
庵，庵子的北边还有一座连接南北、造型别致的

小木桥，又称之为太平桥，河道东西流向，与现
在的月塘河相连，故称“三太平”。

太平巷仅有百米长，而太平庵、莲慈庵就占
了巷子的半壁江山，太平庵当时在邮城北门外
属于规模较大的一座庵堂，加之又有“三太平”
之称，因此香火特别旺盛，每逢初一、十五或黄
道吉日，两庵真可谓香客如流，多为祈祷、许愿
的，为亡人诵经做佛事的。

与太平巷南北贯通（中间为东台巷，东西走
向）的三元桥巷也是颇有吉祥寓意的小巷。三
元，顾名思义三元及第、连中三元，三元桥又有连
接天、地、水之意，因此城里城外，凡遇婚丧喜庆、
黄道吉日，尤其是迎亲的花轿、出殡的灵柩，都要
从太平巷、三元桥巷经过，以图吉兆和平安。

太平巷，即太平庵、莲慈庵的南面，东西两
侧主要住有王姓和郑姓等几户人家。巷子东侧
的郑姓，曾是大户人家，因房产较多、院落较大，
故有郑家大院之称。西侧王姓为书香门第，其
曾祖王寅，清末民初是邮城颇有名望的文人（邮
志对其有记载），清末曾应试今泰州海陵入泮
（秀才），副贡生。此人为明代高邮双凤堂（明代
皇帝御赐）王氏第十七世孙，曾自办学堂，教授
乡里，门生众多，且著有《北海渔唱》等词集；曾
带领邮城文人墨客捐款修缮文游台，深得同仁
与后生的敬重。

如今的太平巷虽已时过境迁，然而昔日太
平庵的诵经木鱼声，太平桥小河的潺潺流水声，
巷内不时响起的唢呐声和阵阵鞭炮声以及人们
的喧闹声，经常回响在老一辈人的耳旁，勾起对
陈年往事的回忆。

太平巷的故事
□ 王国成

《高邮物业》创刊整十年了，至今已出版
82期，用稿2000余篇。每期发行1.5万份，10
年总发行量突破100万份。

我是半途中接手《高邮物业》的。起初一
直是高邮物业协会原秘书长万家华担任总编
辑。听他说，开始没有办公室，没有经费，没有
通讯员。当时最支持他办刊的是恒久物业老
总吴小强。吴总不仅给老万提供办刊场所，还
赞助资金。有时甚至帮助老万找赞助商。即
使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哪怕《高邮物业》成为
季刊，甚至半年刊，老万还是苦苦坚守着。

到了2014年初，在实在困难的情况下，
协会将主办权转让给一家广告传媒公司。双
方协议，由这家公司按市场化运作，负责编稿、
排版及印刷等工作和一切费用，每月按1万份
出刊，协会负责通联和发行。此时，我正好内
退从农村进城帮儿媳他们接送孩子上学。该
公司得知我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便聘请过来
帮忙。起初，我们也有口头协议，我只负责编
辑和写稿上的事，上班时间自由安排(因要接
送小孩上学)，不参与广告创收。刚开始，公司
几个小年轻还是蛮有激情的，专门明确一名副
总挂帅这项工作，当然是以广告创收为主。但
是，纸质媒体的广告实在难找了，公司原指望
把《高邮物业》当作抓回去的一只老母鸡生蛋
创收的，哪知一年折腾下来，亏本了几万元，仅
办了4期。到年底，公司几个股东一致决议，
不办了。又将《高邮物业》主办权退回协会。
老万急了，说广告公司说话不算数。

也就在此时，市物业协会改选，刚从副局
长位置退下来的薛建平同志被选为会长。他
跟老万说，你把老温找来谈谈。因为有了一年
的实践，薛会长让我拿个办刊方案，核心还是
市场化运作，协会不给一分钱。出于对新闻工
作比较有感情，我也愿意尝试一下。为了解决
经费难题，在协会会员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在
100个物管小区内投放读报拦，找广告商赞
助。开始到南京找一家酒公司在高邮的总代
理，连跑几次都没有成功。后又与几个大品牌
白酒在高邮的代理商洽谈，好说歹说，最后还
是没有谈成。此时，高邮人的家乡酒汇金原浆
需要本地宣传，彼此一拍即合，总算解决了办
报燃眉之急。

正当《高邮物业》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并每
月定期出版发行的时候，赶上了高邮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大好时机。市政协副主席、原房管
局局长张拥军看到《高邮物业》后，一方面给予
较高评价，一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指

示，要扩大发行量，每期从
1万份增加到1.5万份，免
费发行到市直机关和城区
各个部门，让社会知晓物
业，理解物业，支持物业；

并由局里给予扩量发行的补贴。领导的关怀，
让我们更加有了信心。今年初，房管局体制改
革合并住建局后，局领导继续给予支持，这给
我们带来了更大的鼓舞。

我们着力把提高办刊质量放在首位。解
决稿荒问题是提高办刊质量的重中之重。协会
帮助建立一支行业内的通讯员队伍，并且通过
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明确奖励标准，每年表彰一
次优秀通讯员，充分调动大家写稿积极性。几
年中，有幸结识了一帮让我难忘的通讯员。

退休教师柏甫玉是最热心的通讯员，他
在雅洁物业从事物业管理，留心身边的事，身
边的人。他写稿热情高，每期投来好几篇稿
子。沁园春物管小区原保安苗金鼎，是位上年
岁的老同志，喜欢舞文弄墨。兆丰物业的陈忠
友，喜欢写作，而且文字水平不一般，是一名优
秀通讯员。雅洁物业公司总经理李长俊对宣
传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让办公室主任胡仁苏
投稿，最近还专门将在一线工作的卢长琴抽调
到公司总部，重点从事公司宣传方面的工作。

泰和物业公司有3个骨干通讯员，一位是
沁园春小区项目经理祝启俊，他很勤奋，辛勤
笔耕，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稿子；另一位是碧水
新城南苑小区项目经理刘学珍，她不仅小区物
业工作做得好，而且忙里偷闲投稿，被评为优
秀通讯员；再一个是办公室主任居鹤清，他曾
经在乡镇机关工作过，有较强的文字功底，一
段时间写稿一发而不可收。

紫金城物业公司副总王世庆，是一名部
队转业干部，在部队还搞过一段新闻。转业地
方后长期从事企业党务和宣传工作，退休后被
物业聘用。他写的稿子有观点，有新意，有文
釆，受到读者好评。

年过七旬的原农林局退休干部周瑞凤，
既是碧水新城南苑小区的业主，又是一个关心
物业、喜欢写物业人故事的老通讯员，深受大
家的夸赞。还有退休教师周实银、张文明和于
树华等，经常投稿，反映物业的人和事。

陈金兰长期担任龙腾花苑项目经理，经
常发现身边感人的事迹。一次她对我说，我不
会写稿子，但会拍照片，请你们刊登。后来，她
真的拍了不少反映物业人风釆的图片。

除了物服行业上的通讯员积极投稿外，
行业外也有不少作者纷纷投来稿件。如我市
文化战线上的老前辈陈其昌，时常传来一些关
于高邮名人轶事的作品。

正因为遇到了这么多好领导、好同志、好
通讯员，《高邮物业》才得以茁壮成长。

我与《高邮物业》的人和事
□ 温元祥


